
(妾身未明的時代

其實音樂劇的身世原本就妾身為明，絕非在一家一派中確立其形式，影響音樂劇的誕生可大略分為古典音樂與通俗表演兩方面的催生。歌劇走到十九世紀後半期，在維也納被中產階級所熱愛的歌劇盛行起來，法國的輕歌劇經由奧芬巴哈﹙Offenbach﹚發揚也成為一種大眾娛樂；與此同時，英國在吉伯特﹙Gilbert﹚與蘇利文﹙Sullivan﹚的合作下，輕歌劇成為維多利亞時期的嘲弄、諷刺之社會喜劇的最佳管道。這些輕歌劇音樂既不複雜，劇情也簡單易懂，為將來音樂劇指引了一個明路。
相對於合法的劇場，歐洲的雜耍劇院提供了更活潑、更熱鬧的表演空間，從雜技到短劇、魔術到馬戲、歌手到康康舞女郎，這類禁不勝禁的舞台表演，在歐洲形成了酒店秀﹙Cabaret﹚，傳到了美國，就成為了音樂劇的雛形。當然在美國本土，白人抹黑臉扮黑人的滑稽劇一直深受歡迎，而這些觸煤融合成歌舞劇，在美國進而在世界各地大放異彩。
(音樂劇的發跡
一八八六年惠特理製作的《大騙子，The Brack Crook》，歪打正著的流行起來後，音樂劇卻走進死胡同裡，因為製作人沉迷於喧鬧逗笑的滑稽雜劇中，幸虧喬治．科漢的天分統一了音樂劇的有利因素，他自己撰寫劇本、填詞、譜曲、編舞至導演一手包辦，將音樂劇的活力傳播開來。之後新鮮的《時事諷刺劇》和壯觀觀的《齊格飛舞團》佔據了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。
歌曲成為音樂劇不可或缺的部份，與舞蹈添入新的活力，還有爵士樂的加入，終於在一九二七年肯恩﹙Kern﹚的《演藝船，Showboat》開花結果，《演藝船》真正是音樂劇里程碑，它帶來音樂劇的黃金年代；從此，有無數的作曲家將他們的劇作一齣一齣的翻演下來，蓋西文﹙Gershwin﹚、艾文．柏林﹙Irving Berlin﹚、波特﹙Porter﹚、羅傑斯﹙Rodgers﹚...等，都成為二十世紀音樂史上的巨星。
(黃金歲月
艾文．柏林的名歌『沒有任何事業比得上演藝事業』﹙There’s no business like show business.﹚正可以代表百老匯音樂劇的魅力，當然以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，四、五０年代的音樂劇是有點陳舊老套，他們都遵循輕歌劇的傳統，以較保守的創作心態來譜寫，偏重大眾風格而忽略了原創性，像蓋西文的《為你瘋狂，Crazy for you》、波特的《吻我，凱特！，Kiss me ,Kate！》、羅傑斯的《奧克拉荷馬，Oklahoma！》...等，這類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劇，都成了經典作品。
讓百老匯音樂劇廣泛的受到喜愛，好萊塢電影是推波助瀾的功臣，使得音樂劇無遠弗屆的呈現給美國以外的觀眾欣賞，想想如果沒有電影的宣傳，誰會有那「美國時間」瞭解音樂劇的豐富內涵？諸如伯恩斯坦的《西城故事， West side story》、羅傑斯與漢默斯坦二世的《國王與我，The King and I》、《真善美，The sound of music》、洛威﹙Loewe﹚的《窈窕淑女，My fair lady》也許都不復在人心了。
對上述的音樂劇而言，旋律與劇情是其重心，而舞蹈只是聊備一格罷了，　像踢踏舞一樣，只是秀秀演員「特殊才藝」的表演節目而已，但是到六、七０年　代，編舞家已支配音樂劇的天下，像在《西城故事》和《歌舞線上，A chorus line》中，舞蹈都成為劇情的重要部分。同時流行音樂﹙Pop music﹚也進駐音樂劇中，《火爆浪子，Grease》和《棋王，Chess》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，吸引了更多新生代為之著迷。
(製作人的天空
現在音樂劇是製作人的年代，韋伯與荀柏格這類大成本的劇作，是招攬群眾走進劇院的利器，從電腦科技的介入，以及日益精進的舞台設計，製作人可以輕易地為觀眾打造夢想。這種製作費龐大，宣傳壓力亦大的音樂劇，一方面雖可以帶動音樂劇市場的繁榮景象，但是另一方面確扼殺了許多值得重視的作品，人們將只能翹首盼望更精彩、更刺激的音樂劇，而告別藝術的真正價值。
相較於韋伯與荀柏格的大製作，美國的桑漢﹙Sondheim﹚就為台灣樂 迷所忽視，他也是當代具有影響力的劇作家。這位被百老匯公認的怪胎，二十七歲為《西城故事》作詞而一舉成名後，他那有內涵深度的音樂劇及四十年的享譽不衰，如《夥伴，Company》探討婚姻之不可靠、《星期天和喬治上公園，Sunday in the park with Geroge》將秀拉的名畫嵌入劇中、《拜訪森林，Into the woods》是齣錯亂的童話故事，這些直指人心內不可測的心靈狀態之作品，才將是未來音樂劇走向的指標。
(創造奇蹟的韋伯
美國的強勢橫掃了整個世界，與紐約百老匯同為音樂劇重鎮的倫敦西區﹙West End﹚自然不是滋味，好在安德魯．洛依-韋伯﹙Andrew．Lloyd Webber﹚的出現讓英國佬吐了一口大氣，其實在一九六三年巴特﹙Bart﹚的《孤雛淚，Oliver》已是著實為英國人掙回不少面子。韋伯是有史以來賺進最多錢財的作曲家（無史也一樣），從第一齣十九歲的作品《約瑟夫和他的神奇夢幻羽衣，Joseph and his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 》到最新的《日落大道，Sunaet boulevard》，齣齣套句話說都是「轟動武林、驚動萬教」的傑作。台灣近來會掀起音樂劇的高潮，大多拜他的《歌劇魅影，the Phantom of the Opera》所賜。而韋伯的成功是在打破語言與國界的藩籬，創造出無標準模式、無時間侷限性的主題，如《貓，Cats》、《萬世巨星，Jesus Christ Superstar》等等不會過氣的世界觀音樂劇，更重要的是－－無與倫比的旋律。
而夾在韋伯音樂劇之中，荀伯格﹙Schonberg﹚是異軍突起的慧星，他的《悲慘世界，Les Miserables》與《西貢小姐，Miss Saigon》，造就了音樂劇界最感傷迷人的音樂，並且傳達了一份真誠的人文關懷。荀伯格能在現代化的音樂和戲劇架構裡，表現觸動人類情感，又不淪為靡靡之音，讓人期待他的新作《馬丁．古雷，Martin Guerre》。
(音樂劇何去何從？
二十世紀事音樂劇擅場的年代，但是為來音樂劇該何去何從有人說，音樂劇 的生命，不在百老匯﹙Broadway﹚，而是在外百老匯﹙Off Broadway﹚，甚至在外外百老匯﹙Off Broadway﹚，因為在那才看得到創作的活力，如果藝術只是為譁眾取寵，那將扼喪所有可貴的意義。如在《蜘蛛女之吻，Kiss of the spider woman》中我們找到對社會、政治問題的探討與關懷，及對如同性戀這類議題的公正評價與包容，這樣，音樂劇才能真正扎根於人類生活，而非走入歷史。
